
辛劳（1911—1945），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纯
粹的诗人，一名勇敢无畏的革命战士，将他的热
血捧在手里，把它献给了人类正义的解放事业
和自己钟爱的诗歌创作。《捧血者——诗人辛
劳》一书即是他事业和创作的见证。
辛劳原名陈晶秋，呼伦贝尔市扎兰屯人，是

最早加入左联的内蒙古籍作家之一，是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内蒙古籍作家之一，也是内
蒙古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之一。《捧血者
——诗人辛劳》一书编选了辛劳的作品，以及王
元化、聂绀弩、吴强等名家对辛劳的回忆性文
字。
对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讲，发现新史料的

意义非同一般。它一方面拓展我们的视野，丰
富我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我们既有的观点和
认识因新史料的发现而得到更正。今天我们要
评析辛劳及其作品就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第
一，内蒙古的红色文学资源，尤其是现代部分的
史料非常稀缺，所找到的资料也难成体系，而辛
劳及其作品给内蒙古红色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
的一页；第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
学史。过去我们总是两级分化，或强调纯文学
的价值，或强调革命文学的性质，而很少综合考
虑新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通过评析辛劳
的作品，正好匡正我们的偏离，丰富我们的感
知。
过去，辛劳和他的作品没有进入文学史视

野，也没有经过经典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
是不幸的，但并没有“永沉于文学的忘川之中”，
终于浮出水面，重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他也是幸
运的。历史不会忘记一个忠诚于文学事业、忠
诚于人类解放事业的诗人和战士。

战士中的文人

辛劳的身份非常明确，他首先是一名战士，
一个旅行者。但他的性格和内心世界里充满了
诗歌，充满了罗曼谛克的风格，“一身都是诗”。
所以，他虽然是一名战士，但他的气质首先属于
诗人。
一.疯狂的阅读者
辛劳研究著作不多，现能看到的只有几篇，

其中包括对他的回忆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能
读到辛劳本人的性格
和行为特征以外，也
能了解到他本人的创
作追求和阅读习惯。
在细读这些文章时，
最令人感叹的，是他
当时的阅读量及文学

爱好。在那个环境和条
件下，他还有兴趣阅读
《红楼梦》，不能不说他
就是一个地道的文人。
而且还有兴趣追寻外国
诗歌，尝试着写长诗和
西方形式的诗歌。他周
围的人都取笑他和批评
他，但他并没有被言论
击倒，执意留下了许多
别说是当时的文坛，即
使现在看来也能见其独
创性的诗歌和散文。就
拿《捧血者》来说，里面
每章题目下都引用了外
国著名诗人的一行或几
行诗，表明他的这首诗
并不是简单的白话诗，
而是呕心沥血创作出来
的，是尝试着用崭新的
形式写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长篇诗歌。从辛
劳本人的作品以及他人的叙述中读到诸多外国
作家的名字，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希金、涅克
拉索夫、高尔基等作家的名字，还有萨迪、夏蜡
等我们并不熟悉的作家。而且辛劳并不避讳把
那些作家的名字呈现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是难
能可贵的。
二、坚持自我的文艺批评家
通常，革命文学作品很容易被给与一些套

话式的结论，即，集体写作或者模式化创作等。
但事实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据王元化的
《忆辛劳》一文讲述，辛劳就文艺问题跟他“发生
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还说“当时他对文艺的理
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
目前能看到的辛劳文艺评论只有《因为我

需要控诉》《谈诗的出路》《自由论坛与诗人们商
量》《播音剧的发生》等几篇。其中《谈诗的出
路》《自由论坛与诗人们商量》两篇，可以看作辛
劳诗歌观点的集中展示。这些短文中，辛劳以
评论家的口吻批评当时诗歌的颓废和缺乏活力
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引导，也与一些贬低当时诗
歌成绩、抹黑诗歌前途的人士争论，为诗歌的独
特地位和发展进行辩护。
三.诗歌艺术的追求者
在讨论革命诗歌时，人们常用的思维方式

就是更多地关注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而很
少谈论形式和艺术性问题。因为通常看来，革
命文学总是追求实用性目标和时效性反映，很
难顾及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或深思熟虑。但从辛
劳的诗歌，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对诗歌艺术

的刻意追求以及对形式
和表达上的创新性。正
如赵文菊的评论中所说
的“他把诗本身虔诚地
看成生命”。对一个诗
人来说，这个评价非常
高。因为是不是把诗歌
本身看成生命，可以说
是诗人分类的一种标
准。诗歌的艺术性，除
了激情和才华，还会受
到诗人文化素养和理
性力量的影响。在我
看来，辛劳诗歌的独特
性，更多靠的是这种刻
意追求和努力造就的
力量。他跟他同时代
人一样，喜欢新诗，用
白话文创造，但很注重
意象、象征等艺术手

法，使平淡的抒情诗富有内涵和新意。在当时
的那个环境中辛劳有意识地借鉴外国的诗歌形
式，写出了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作品。据《沉
默者和他的血》一文，1941年 6月 10日，辛劳
的《新十四行诗》发表在《江淮日报·新诗歌》
专页上。现搜集出版的集子里虽没有看到这
种形式的诗歌，但他对诗歌艺术的追寻，已变
成佳话流传到现在。辛劳的诗歌，以长诗被人
称道，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捧血者》，堪称是那个
时代最优秀的长诗。这首诗的抒情基调和叙事
风格各占一半，情和事互成张力，读起来别有风
味。
辛劳的艺术追求还体现在其他文体的写作

上，比如散文、小说等。他的散文，严格意义上
应该是散文诗，散中见情，以情带叙，意象和情
感交错，读来非常优美。

文人中的战士

一.英雄主义
每种文化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或许有

所不同，但其中含有牺牲精神不存疑惑。辛劳
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牺牲精神，而他的牺牲精神
主要来自于他对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当时苦
难重重的现实境况。他痛恨饥饿和压迫，对日
本侵略者蹂躏家园的行为更是悲愤交加。他的
大部分诗歌和散文都充溢这种奋力抵抗、誓死
爱国的强烈情感和激情。他的《捧血者》是最典
型的英雄主义赞歌。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放弃
了诗人身份，而充当一名战士，表达了国难当

头，挺身而出，为国家捐身的责任意识和战死沙
场的荣誉意识。
二.诗性正义
诗性正义这个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玛

莎·努斯鲍姆的同名书里提出的一个术语。原
书中这个词的含义比较广泛，作者希望在经济
功利主义泛滥的年代，通过创造一个与文学和
情感有关系的名词来捍卫正义，或以中立者的
立场来解决社会矛盾。但这个词给人一种想象
的空间，从侧面证明了文学和艺术的正义价值
和存在的意义。
我读辛劳的诗歌和其他文体的作品，感

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一种火热的，不可
阻挡的，自然发生的情感，就像一条奔腾的河
流在诗的字里行间流淌。我为什么说这种情
感是自然发生的？因为他从不做作，从不掩
饰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在《因为我需要控诉》
这篇文章里说，是自己的题材逼迫着他《非喷
出不可》，说明他的诗歌不是在他人的指使下
诞生，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还有，控诉这个
词也非常有力，是他诗歌中的一个关键词，因
为他一生坎坷，被饥饿、病魔和误解、嘲笑等
折磨着，内心很痛苦，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活动
使他的灵魂受到极大的侮辱，因此他用文字、
用诗歌和散文、小说等不同形式，表达出自己
愤懑情绪和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的诗歌控诉
了许多不正义的力量，并号召人们站起来，给
那些邪恶的力量以打击，解放自己，解放全中
国。因此，辛劳的诗歌不仅在他生活的年代，
在当今年代也有积极意义。
三.集体意识
《捧血者——诗人辛劳》里收入的许多评
论、回忆性的文章和辛劳自己的作品中都能感
觉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包括他的长相、
性格、言行和创作等许多方面。因此，他在生前
并不快乐，也很孤独。但是辛劳作为一名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对未来充满幻想的诗人和战
士，在感情世界里认同很多事情，拥有许多身
份。
辛劳爱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亲人，幻想

着早日回到养育他的家乡，生儿育女，安居乐
业，过平凡而安稳的日子。作为一名战士，他深
爱着自己的队伍，多次描绘过他们的军队生活，
对战友和他们英勇无畏的行为表示自己最为热
烈的赞同和敬佩之情，他更为自己的民族和国
家而自豪。正因为如此，他去世后多年的今天，
他的朋友和熟人以及他的读者以一种敬仰的心
情阅读他的文字，靠近他的灵魂，对这位精神的
流浪者和纯粹的诗人表达他们无限的感激和赞
叹之情。

文艺
评论

元代是中国农耕文
化与游牧文化交融十分
深入的时代，也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
时期。元代诗歌作为元
代重要的文学体裁，作
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
产物，它是中国诗歌史、
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
长期以来，受固有文

学观念影响，学术界将元
代文学研究的着力点主
要放在元曲上，对于其
它文学体裁关注较少。
20世纪 70年代后，随着
学术观念的转变，元诗、
元文等文学体裁日益受
到学者的重视。内蒙古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
延花长期致力于元代文
学的研究，撰有《从元代
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
等论文，这些成果阐明
了元代诗歌在民族文化
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
下的元诗研究》是作者
又一力作，也是我国多民
族文学交融研究的重要
成果。
《蒙汉文学交融视域
下的元诗研究》选择“蒙
汉文学交融”作为研究视
角，兼具学理意义和现
实意义。自古以来，中
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在历史上，中国各民
族经过不断融合，最终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各民族文学也在
相互影响中，得以不断丰
富与升华。近些年来，在
学者们的努力下，中国各
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取
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蒙汉
文化交融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涌现出
了《蒙汉文学关系史》《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等
成果，但从民族文学关系的视角研究元代诗歌的成
果还未产生，因此《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
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研究内容来说，全书分为8章，运用诗史互

证的方法，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梳理
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
第一章是元代蒙汉文化、文学交融的概论。在

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不断交融，
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演进。该章从宏观上概论
了元代蒙汉文化、文学交融的进程，为后续深入阐
释奠定基础。
第二、三、四章通过对元代汉族诗人和蒙古族

诗人诗作的分析，以诗歌反映的内容作为依据，分
别论述了蒙古族对儒家、道教、佛教文化的崇尚，从
侧面反映了元代对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
第五章、第六章关注的是元代诗歌对两都巡幸

制及草原民俗的书写。元朝为了加强漠北和中原
地区的交流和联系，实行两都巡幸制，历时近百
年。皇帝每年二三月离开大都，八九月返回，在上
都驻跸的时间超过半年，期间，所有的国家政事都
要在这里处理，上都成为设在草原上的政治中心。
因而元朝的百司庶府在上都设有分院或者下属官
署，各民族文臣或留守上都，或扈从上都。有诗作
留存的诗人就有几十位，比如雍古部诗人马祖常、
蒙古族文人萨都剌、葛逻禄诗人廼贤，汉族诗人就
更多，如虞集、袁桷、贡奎等。作者在这些关于草原
民俗的诗作中，关注到了诗歌中呈现的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相交融的内容。这说明元代将不同内涵
的文明，容纳在中华区域文明整体范畴之中，这使
元代诗歌也因描写内容上的新变呈现出自己独特
的价值。
清人赵翼有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

句便工。”战争频发的时代，也孕育着一批伟大的
诗人，他们用诗作来记录家国变迁。元朝的建立
和灭亡，都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战争，也促成了元
初和元末战争诗的繁荣。《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
的元诗研究》第七章及第八章研究了元初和元末
的战争诗，既有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又
有诗人们复杂心态的流露。这些诗作反映了元
人对战乱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
值。

这本书

，带你读懂元诗
◎◎曹曹
满满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盛夏6月，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著名摄
影家王争平40年影像艺术回顾展在包头美术
馆举行，展出的110件作品是从摄影家草原三
部曲中精选出来的。漫步展厅，我们被一种浓
郁的氛围笼罩着——不但可以看到一个悠远辽
阔、充满魅力的草原世界，而且能感受到摄影家
那跃动而深邃的灵魂。从中，我读出了如下几
组关键词：

真实与诗意

王争平的影像是纪实的，又是诗意的，他善
于在平凡的生活场景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发现
诗意，其作品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诗意化”倾
向。这使人想到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充满劳
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经海德格尔
的哲学阐释而广为人知的诗句，用来描述王争
平的影像世界，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海德格
尔认为，“诗意”不是虚无缥缈地漂浮在现实的
上空，而是存在于这块大地之上的，生活本身就
充满了诗意，“诗意”是生活最好的解释。从本
质上讲，“诗意地栖居”，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存状态。就北方游牧民族的心理世
界和情感世界来说，“诗意地栖居”是他们长期
以来的自觉选择。在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游
牧生活中，他们不但获得了物质上的生存保障，
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并创造了悠久灿烂
的文化。40多年来，王争平无数次深入北方草
原腹地，以一颗赤子之心和虔诚态度，记录并呈
现他的“心情草原”。
观看王争平的影像，总是和诗有着难分难

解的关联。展览借用海子的著名诗句“把远方
的远归还草原”作为标题，很好地诠释了王争平
影像的诗性气质。正如海子的《九月》以充满神
秘色彩、闪烁光芒的意象和语言，对草原进行了
诗性的言说与烛照，王争平用他的镜头和影像
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他心中的草原，与海子的诗
歌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总体而言，王争平的
影像强调一种真实的力量，但这种真实不是对
现实场景的如实再现，更不是对草原风情的表
面猎奇，而是诗化了的——北方草原上那普通
的场景、普通的人物和普通的生灵，都被他赋予
了一种诗的品质，传递出浓郁的情感和精神力
量。王争平的诗化不是简单地美化，更不是“糖
水”的、媚俗的、肤浅的，而是深沉的、忧郁的、
含蓄的，透过他质朴而深刻、沉静而理性的影
像，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情绪的涌动和意境的
营造，体会到自然的本质与生命的轮回。

隐喻与象征

作为人文纪实摄影，王争平的影像是客观
的，也是主观的。是再现的，也是精神的。他
在对北方草原进行客观记录的同时，常常赋予
影像某种隐喻和象征意味。在这方面体现最
为突出的是其“蒙古马系列”。作者影像中的
蒙古马，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动物属性的马，而
是转化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他艺术表达的隐
喻和象征。一方面，他借马的形象表现人的状
态和情感：如孤独、迷茫、忧郁、渴望、热切期
盼、冷眼旁观、含情脉脉、泪意涟涟⋯⋯有的稚

气未脱，有的历经沧桑，有的如热血男儿，有的
似美丽新娘——人类不同的状态和情感，好像
都在马的身上有着真实的对应。另一方面，人
类的生存痕迹，如围墙、栅栏、木桩、铁网等，在
其影像中也往往具有某种隐喻和象征意义，得
到了特别强调，并与马的形象构成一种紧张又
沉静的关系，成为其影像艺术的图式特征。再
一方面，他常常把马当作大地或者
山峰来表现，蒙古马坚实的背部和
脊梁变成了苍穹之下静卧的山丘，
传递出北方草原的旷远、宁静和安
详。或者，他把马的身躯与大地、与
围墙融为一体，把生灵与自然、生灵

与人的生存痕迹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首首恢宏
的“大地诗篇”，实现了对马动物性的超越。在
人物摄影作品中，作者采用人与环境相结合的
肖像方式，大多把人物置于画面正前方，顶天立
地，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如夫妻）或是一家
子，一个个饱经风霜、纯朴刚毅的面孔在草原环
境的衬托下，张扬着人与生命的尊严，体现了对

普通人的关切和礼赞。几幅表现草
原女性的彩色照片，形象质朴动人，
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激情。独特生
存环境给人物打上的形象烙印鲜明
而生动，传递出一种健康、乐观和纯
朴之美。在“草原系列”中，作者大

多采用空旷的构图：巨大的苍穹与草原之间，点
缀着牧人与生灵，渺小又顽强，深刻地隐喻了北
方草原人与自然、与生灵的关系，这既是对“远
方的远”的追寻，也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记录
和追寻。

瞬间与永恒

王争平深谙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意义，
并成功地践行在自己的影像中。他以一个优
秀摄影家的素质和敏感，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
捕捉“决定性瞬间”，并使其成为永恒。在“草
原系列”中，摄影家通过看似平淡却又充满生
活质感和典型意义的细节和瞬间，表现了当代
语境下草原的处境，传达出一种难言的气息。
那正在跃上卡车的马、蒙古包后走过的马以及
空旷草原上躺在马背上的人，围墙里面或是屋
内窗前向外张望的人，草原上正在劳作的人、
行走的人、失衡的人，一个个“决定性瞬间”将
内容、事件与形式因素完美结合，形成概括有
力的视觉图像，传递出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
义。作者敏锐地捕捉了现代化进程中草原上
的人们的精神处境——守候、期盼、顺其自然、
虔诚祈祷⋯⋯在“蒙古马系列”中，摄影家摒弃
了人们贯常的对马的运动和力量等外在因素的
表现，而把注意力转向了对马的情态、心理、“人
性”以及隐喻和象征等内在因素的关注。那冬
季草原上一匹伫立的马与飞临其背的鹰，那透
过窗框看到的一匹马的脊梁和跃动的小马驹以
及土墙上张望的乌鸦，那栅栏中凝视的马与外
面飞翔的鸟、那土墙或栅栏中渴望自由的马、那
逆光中翩翩起舞的马⋯⋯一个个生动且典型的
瞬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现实与远方、坚守与
希望、束缚与飞翔等多重意象。在人物摄影中，
摄影家以人类学的态度和视角，将世代生活在
草原上的人们定格在典型的环境中，纯朴牧人
的身姿犹如一座座纪念碑，立于苍茫大地，产生
一种永恒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摄
影家对草原现实的持续关注、忧患意识和人文
姿态，以及对普通苍生的深情礼赞。
和大多数纪实摄影不同，王争平的影像是

注重形式的，他对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
了然于心，但他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在他那些
视角独特又形式新颖、大胆的影像中，渗透着情
感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社会
和文化意义。他的影像真正达到了形式与内
容、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真实与诗意、隐喻
和象征、瞬间与永恒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王争平以其对北方草原人与大

地的独特理解和敏锐把握，不但在内蒙古摄影
界独树一帜，也因此由草原走向全国，成为在
国内摄影界获奖众多、影响广泛的人物，为内
蒙古赢得了荣誉。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在给王争平摄影展的贺
词中所说：“广袤的内蒙古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为广大摄影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主题，希
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内蒙古摄协以及像王争平
这样的优秀艺术家，能够带动更多的摄影人走
进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特色
的精品力作”。

战士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战士
——漫谈辛劳和他的《捧血者》

◎娜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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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王争平40年影像艺术展观后

◎王鹏瑞

一个个生动且典型的瞬间，
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现实与远方、坚守与希望、束缚与飞翔等多重意象。


